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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微風夾雜著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拂過耳畔，在這夏天的氣息中混雜著一絲不尋常的悲鳴。伏在樹上的我睜大眼睛，往下觀望，只見一個孤單的身影立在樹蔭下，彷彿在等待著什麼似的。我一躍而下，看到有一隻體型龐大的金毛尋回犬徘徊在不遠處，凝望著前方喧囂的馬路。我便上前，用爪子拍拍牠的身軀，問牠怎麼了。牠說牠自己早上出來散步的時候亂跑，現在跟主人走散了，有點鬱悶。

一陣喜悅的感覺湧上心頭，但為了不讓牠察覺，只好把嘴角揚起的弧度強行往下拉扯。一直以來這裡附近的其他貓兒都不願意跟我玩，讓我平常都只好睡覺，醒來也只能跟蟬兄說說話，雖然他們沒有一個願意聽我說話。現在來了個玩伴，讓我實在難掩嘴角的笑意。但是牠看來還是很想念牠的主人，於是我就說︰「放心，我來幫你找主人吧。」佯裝幫牠尋回主人，其實就是帶牠到處走，找不到主人就得跟我一起流浪吧。
於是我騎在牠的身上，說︰「先去那邊的公園吧，那裡有很多人放狗，說不定你的主人在那裡向其他人打聽你的下落呢。」其實那裡偏僻得很，別說是狗了，連小孩子都沒有。不過牠沒有起一點疑心，點點頭就飛奔過去了。

果然，到了公園，放眼望去，不見人蹤。金毛看上去好像挺失落的，正準備轉身之際，我叫住了牠，道︰「不如我們去玩那個吧。」我指著遠處的那個滑梯。

「一會兒就好。」在我的一番唇舌功夫和求情下，金毛總算勉強答應了。我先給牠示範，坐上滑梯，後爪伸直，一發勁，輕薄的身子就順著滑梯往下急衝，最後四爪穩穩的立在地上。金毛看了便想一試，但是牠的體型太大了，卡了在滑梯的頂端，要我從後面猛力推牠才能滑下。第一次體驗滑梯的快感，金毛嚇到用爪子掩著雙眸，還狼狽地跌倒在地上，引得我捧腹大笑。雖然我閒時也會過來玩，但還是頭一次笑得那麼大聲，那麼暢快，因為今天的快樂成雙了。

玩累後繼續我們的尋人之旅。坐在金毛的背上，我試探地問道︰「剛才那個很好玩吧？」

金毛回答說︰「不錯，不過浪費了很多時間，要快點找主人了。」金毛的嘴角扯出一抹淺淺的微笑，他的目光依然堅定地凝視著前方，也加快了行走的步伐，這讓我有點不爽。在他乾淨的眼眸裡，我看不到那種玩樂後的滿足和對以後的期待。我越是想要求證，便越是察覺到他眼裡拼發出的光芒，都指向一個方向，他把那個地方叫做家。

我不屑地問道︰「你為什麼要那麼執著呀？到處流浪玩耍不好嗎？」

他回答說︰「出來玩當然很開心呀，但那裡是我的家，有人在等我回去，而我要的只是這種溫暖的安全感而已，如果你想的話，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他不會介意的。」

我拍拍牠脖子上的黑色皮製頸圈，心裡一沉，說︰「被人飼養的生活不適合我，我可不想要被人管著呢，特別是戴著這種頸圈，簡直是種束縛。」接下來的時間陷入了悶熱的沉默中，耳邊所聽，都是鬧市的繁喧和夏天的吐息。

轉眼己至黃昏，兩旁的街燈都紛紛亮起。我便提議明天再找，金毛也同意了，便低著頭，慢慢跟在我身後，。此時，轉角的街道傳來一把焦急的聲音，我倆探頭一看，只見一個女人的身影佇立在街道的盡頭。

我昂起頭，兩旁的街燈亮了起來，昏黃的燈光灑在了黃昏的街道上。每一根燈柱上都貼著相同的尋狗啟示，上面顯示失蹤了的狗看起來跟金毛有幾分相似。只是照片裡的他嘴上掛著我從未見過的燦爛笑容。粉紅色的舌頭懸在了半空，笑得任由口水沾濕自己的下巴，形成一條線的雙眼直視著鏡頭，溢出的歡愉不言而喻。

街燈上的啟示一直伸延，我們的目光又被帶回那個女人的身上。即使時至黃昏，她仍然沒有絲毫要放棄的念頭，不理路人的冷待和無視，依然站在那個十字路口上等待著一點希望的到來。

金毛若有所思的低頭望我，只見牠純潔的眼眸裡蘊藏著一絲的不捨，他緩緩開口道︰「我今天真的玩得很開心，但是…」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我把貓爪放在了他的嘴上。深呼吸一口氣，我盯著腳下的石地，對他說︰「行了，不用說了，我也玩得很開心哦。」說罷我便向著反方向走去，徒留金毛和那個女人在我身後。

金毛臨行前回望了一眼，但他沒有得到我的回應。如果我目送著他離去只會讓他看穿我的不拾和無奈，那麼這樣背對背說再見，也很不錯。
跟從內心和燈光的指引，金毛又回到他思念的地方。激動的吠叫聲從背後響起，徘徊在我面前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耳邊又響起熟悉的蟬鳴聲，彷彿在嘲笑我的無能，沒有能耐把金毛說服留下，又一次見證著身邊的朋友離去。尾巴在黑暗中左搖右擺，每走一步，爪子都會在路上留下足跡，就這樣，小小的身影埋沒在蟬鳴和夏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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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的時間，可以發生多少事情？

「呯！」原本擾攘在空氣中的尖叫聲隨著一聲巨響消失得無影無蹤。圍在一旁的救護貓員立馬蜂擁而上，紅燈與藍燈交替閃耀著。從小小身軀溢出的鮮血染紅了男貓的前爪，依然繃緊的貓掌彷彿想要抓著什麼，到落地前一刻仍不肯鬆爪。結果已經到來，再也沒有什麼懸念，圍觀的民眾漸漸散去，也要接受這個無奈的事實。灰濛濛的天空落下了一滴雨水，打在了天台邊的黃衣上，沿著衣邊慢慢落下，從天而臨，落在了路邊生機逢勃的小草上。同時被清洗的血水湧向路邊的隙縫，慘入小草下的土壤，化作了新生命的養份。



「唉………現在這些年輕貓…..」沙發上放著一個不算大的水箱，面對著正在播放三色新聞的電視機，安然躺臥在水箱底的盲幔叔叔正要發表他的滔滔偉論，就如平常一樣︰

「牠們呀，就是抗壓力太低了，這麼少的事情就要去死了，真替牠們的父母感到悲哀，這麼多年的孩子都白養了。」那一副自信滿滿的口氣在我聽來依舊刺耳，每次聽完都讓我的耳朵都會癢癢的。

深藍色的海水淹沒了盲幔叔叔的身軀，慵懶的身姿在水箱裡悠閒的伸展，彷彿在向我們炫耀這個靠他年輕時努力拼得來的小小天地。然而海水的深度其實只有三份之二，但沒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會跟他理論，去勸他把頭伸上水面看看。`因為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沒有力氣去把牠從水箱底拉起來。牠的這一生，只就能在那個幾吋大的水箱裡看無邊的世界。

「算了吧，牠都已經過了五十歲，怎麼可能可以把牠說服呢？」在廚房裡的貓媽一邊抄菜，一邊對我說。每次有牠們來作客一起看播新聞的時候，我都會用各種借口溜進廚，希望讓我那雙耳朵好受些。

「可…可那不是牠的錯呀，這﹑這都是….都是這個政權的錯嘛…」正在讀中四的兔子堂妹罕有地在政治的話題上開口了，只是聲音小得差點被鐵鏟發出的金屬淹蓋。

「說什麼呢你！分明就是出來搞事的那一群人有問題，石碑是不容許的。你看！他們都是蒙著臉的，光明正大的話怎麼會怕露臉。你也別去呀我告訴你！等一下被人當是搞事分子抓你回去」只是小小的反駁，就引來了盲幔叔叔激烈的回響。牠指著電視裡重複播放的晝面漫罵著，然而他沒有察覺到，那些都只是一小部分的「證據」。

兔子妹也再也沒有出聲，她長長的雙耳垂了下來，用雙爪死死按著。

在吃晚飯前，兔子妹趁著牠爸去洗手間時一把將我拉到我的房間，急忙問我說︰「捲耳貓，我問你哦，你後天是不是要去中央殿堂示威呀？」中央殿堂是那些政權動物開會的地方，也是我們後天要去的示威地點。

「對呀，我會去，怎麼了？」面對兔子妹的問題，我感到非常驚訝，畢竟之前都不覺得她是那種很關心社會的人。

「把我也帶上吧，你剛剛也聽到我爸有多反對的。如果我跟他說那天要跟朋友出去，他肯定會覺得我是騙他的」兔子妹解釋道︰「所以等一下吃飯的時候你幫我說一下，就說我會跟你出去看電影好了，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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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了清晨的中央殿堂，我對身旁的兔子妹說︰「如果今天我們不成功，石碑就會變得沒有意義了對吧」兔子妹點點頭。

從我有記憶以來，如果有任何動物違反石碑上的條文，就會被犬屬警察拘捕，然後就要接受處分。然而這一次，這個禽獸政權想要不理我們的反對，明目張膽地篡改石碑。一旦讓這個方案通過，我們便會是肉隨砧板上的牲口，而不再是市民了。

「我們這個決定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危著想的」猶然記得那隻母狐狸首長在閃光燈下昂首挺胸，正義凜然地說著。在她那雙狹小的眼睛裡，好像所有動物都只是不會思考的大白菜，不會反抗，吃起來味道還挺不錯。頂多就是象徵式的出來喊個口號，上街走一天，然後安安份份回去工作，又繼續被牠蠶食著身上僅餘不多葉子。

我們在中央殿堂地鐵站等了一陣子後，我的朋友們，長臂猿和他女友迷你馬也出現在了閘後。

「抱歉等很久了吧，我們半路去買東西了。來，給」在路上長臂猿把兩個口罩遞了過來。

「你們想得還真周到，謝謝呀」我把口罩戴上後，也示意要兔子妹現在也戴上，盡管我看出了她臉上有一絲的不願。老實說，如果可以選擇，誰又會想在三十幾度的夏天戴上密不透的面罩。

「經過上次以後我們倆都學乘了」迷你馬的聲音從後方響起︰「這群芝娃娃混蛋可不是鬧著玩的」

「明明就只有聲音大，卻恃著手中的裝備，欺負手無寸鐵的動物，真是可恥」長臂猿附和道，同時從包裡掏出了保鮮紙，開始包裹身體外露的部位。

「等一下一旦有什麼動靜，兔子妹你就先跟迷你馬離開，我和捲耳貓會護著你們的，到時候要自己要先跑，失散了再聯絡就好」看到牠們倆都比我們有經驗，我的心也放下來了點。

從遠處已經可以看到一堆黑色的身影聚集在一起，幾乎沒有疏離的空隙。我們一行人見到此狀，不需多餘的言語，我們都紛紛戴上黑色鴨嘴帽，把自己的臉深深埋藏在黑色的帽邊下。此刻的我們無分背景和出身，已然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不是走在最前線的我們慢慢跟著前面的動物在馬路行走，一步一步向中央殿堂推進。

「我們不會被捕的吧」兔子妹擔心地問道。

「沒事，我會保護好你的，不然你爸才不會放過我」其實我也不能確定，只是我看到除了我們以外還有那麼多有相同目標的人，心裡懸著的重石好像又放下了一點。

其間我們有幫忙遞上各種物質，我才發現原來這個城市的動物團結起來是可以很強大的。前線需要什麼，我們就用喊的，頭盔，水，眼罩等。其實有沒有用我們也說不上來，但如果不喊，就真的沒有希望了。把聲音傳遞給更多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幫助。

動物們把物質聚集在同一個地方，形成物質站，再通過指定的道路，將所要的物質運上前線。無法像迷你馬或我那樣擅長四處走動的動物們便負責打手號和大聲吶喊，而長臂猿和兔子妹則在物質鏈上幫忙。在物質道上奔跑的我打開耳朵，耳邊除了傳來呼呼風聲外，還有鵲鴝高吭的叫聲，不停的重複著下一個要帶來的東西。

「下一樣東西是什麼？」我問迷你馬。

「救護車呀」迷你馬跑得有些氣喘了，正著靠牆邊休息。

放眼望去，只見到紅藍交替的閃燈在馬路中心憑空出現。原來在路中心動物慢慢向兩旁散開，同時也揮動前肢，通知其他動物散開。在救護車成功通過後，一陣掌聲鼓起。我只希望這一個場景，可以刻在電視機前各位的腦海裡。

沒有動物會出聲喝罵在埸的其他參與者，即使牠們有時候做錯也好，因為大家都知道，能走出來的，都不應該被責罵。也許從五年前的那一件事後，雨傘便深深地在我們的心中埋下了種子，這個城市的我們也不斷的在進步。從五年前不停的分陣營，貼標籤，到現在的命運共同體，其成長之大，有目共睹。

然而，讓人振奮的時刻沒有持續多少。因為很快，前方傳來一陣不詳的騷動，腳步聲和尖叫聲逐漸由前方逼近。更重要的是，白煙伴隨著刺鼻的氣味緩緩升起，象徵著此刻，便是逃殺的開始。


